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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威海一小区保洁员拾9 . 5万元现金连夜寻失主

拾荒捡巨款 义还农民工

16日一大早，失主仲勋
夫妇就赶到了竹岛派出所，
心急火燎地等着领回钱。尽
管知道钱已经失而复得，但
两人仍急得团团转，“钱不到
手，心里不踏实啊。”

仲勋夫妇租住在威海
金线顶小区的29—2号楼。

15日晚，同是来自河南的
老乡赵小龙驱车到楼下接
他们回家过年。谢卫娟回忆
说，装车时，孩子碰了一下
头，哭闹起来，她上前哄孩
子 ，其他几个大人也过来
哄。“大包已经搬上车了，谁
也没注意到装钱的小布包
还在花圃台子上。”

车行至青岛市境内时，
赵小龙的孩子喊饿。谢卫娟
想起布包里有苹果，便在行
李堆里扒拉。扒拉了几次后，
她突然傻了眼，布包不见了。

赵小龙回忆说，“两口子哭天
喊地的，想死的心都有了。”

众人一返回原点，马上
在附近搜寻起来，但均未发现
丢失的布包。“最后一点侥幸
的想法也落空了，两口子哭得
跟泪人似的。”赵小龙说。

在得知有人拾金不昧
后，仲勋夫妇才不再哭了，
“心里那个热乎啊，真想马
上给人家磕头谢恩，磕破了
也行。”本报记者 陶相银

38岁的仲勋在威海一
个建筑工地上当小工，“干
点力气活，一个月能挣两三
千。”谢卫娟在一家火锅店
当洗碗工，每月只有1000
多元的收入，“为了多挣点
钱，去年春节没回家”。

谢卫娟的哥哥也在威
海打工，今年春节决定不回
老家过年，让她把1万多元
的积蓄捎回去，“两家的钱
加起来，一共9 . 5万元。”

仲勋说 ，这些钱不只
是血汗钱，也是“救命钱”，
“我上有老下有小。两个孩
子，女儿在老家上初中，儿
子在威海读小学。父母年
纪大了 ，只能在家种点口
粮地，挣不来钱。岳父岳母
的情况也差不多。我的爷
爷奶奶都还在世，80多岁
了，身体也不大好。家里的
屋顶也裂了两三年了 ，得
赶紧修修。”

谢卫娟说，“俺大哥家的
日子也不好过，有老有小。如
果挣了一年的钱让俺给弄丢
了，咋给人家交代啊？”

本报记者 陶相银

失主坚持送

2000元报酬
仲勋夫妇坚持要送

2000元钱给戚道昌，“俺知
道大哥家里也不富裕，这些
钱就当俺们给他买点年货
了，让大哥好好过个年。”

戚道昌推却再三后，询
问民警。民警孙建认为，“这
个钱老戚可以拿 ，也应该
拿。”最后，戚道昌收下了
2000元钱。

孙建介绍说 ，拾金不
昧是值得提倡的，而拾得者
得到一定的奖励也是应该
的，“我国还没有相关法律或
硬性规定，但在国外很常
见。” 本报记者 陶相银

本报威海1月16日讯 (记者
陶相银 通讯员 孙建) “谢谢
大哥，您救了俺一家老小的命
啊！”16日上午，威海市竹岛派出
所内，河南来威打工的仲勋夫妇
向56岁的戚道昌连声称谢。仲勋
夫妇乘车返乡时将9 . 5万元现金
丢了，被物业工人戚道昌捡废品
时拾到并交给警方。

仲勋和妻子谢卫娟来自河南
省许昌市。15日晚上，仲勋夫妇搭
乘同乡赵小龙的面包车返乡。车
行至即墨时，谢卫娟突然发现装
钱的包不见了。“9 . 5万元，是俺们
两口子和俺哥的血汗钱。”谢卫娟

16日对记者说，“要是钱丢了，就
真要了俺们的命了。”

谢卫娟仔细回想了一下，认
为包丢在了租住的威海金线顶小
区内的花圃里，“往车上搬行李
时，孩子哭闹，光顾着哄孩子，忘
了拿包。”

赵小龙当即调转车头返回威
海。一行人赶到金线顶小区时，已
是16日凌晨1点。但找遍了花圃，
也未发现装钱的包。无奈之下，仲
勋夫妇报了警。“也就是抱着试试
看的心理。”仲勋说。

令仲勋夫妇惊喜的是，接警
民警说，装钱的包已经找到了，让

他们16日上午到竹岛派出所领
取。原来，15日22时28分，竹岛派
出所接到了市民戚道昌的报警电
话，称捡到了钱。

16日上午，戚道昌来到竹岛
派出所办理交接手续。戚道昌是
威海太和物业公司的保洁员，负
责打扫金线顶小区的卫生。由于
家境清贫，他不得不每天捡废品
贴补家用。

15日晚，戚道昌到金线顶小
区捡废品时，捡到了仲勋夫妇遗
落的包。“我一下子傻眼了，从没
见过这么多现金。”戚道昌说，“我
当时想，这钱我不能要，花这个钱

心里会不安，失主也过不好年。”
在领回钱后，谢卫娟点出

2000元给戚道昌，“大哥，这是俺
家的一点心意，您也好好过个
年。”起初，戚道昌坚决不要，但招
架不住仲勋夫妇的热情，他最终
接下了。“好吧，就算是朋友间的
礼尚往来吧。”戚道昌说。

16日下午，记者来到了戚道
昌的家中。戚家摆设很简单，家
具也显得陈旧。戚道昌的母亲已
经80多岁，坐在木椅上看电视，
身旁放着一个取暖的“小太阳”
电暖器。“家里没通暖气，母亲这
几天搬过来住，临时给她买了个
电暖器。”戚道昌说。

15日晚8时，戚道昌到金线
顶小区里扒拉垃圾箱。在小区
29—2号楼下的花圃台子上，他
看见一个布包，“掂了掂，挺沉
的，闻到有苹果味，我以为捡到
一袋水果，就随手放到我的大布
袋里了。”

回到家后，戚道昌在储藏室
里清点当晚的“收获”，“打开布
袋子，拿出来一袋苹果后，看见
一个铝壶，打开壶盖发现里面有
几个小碗。拿出小碗后，又扯出
一个黑塑料袋，下面全是钱！”

戚道昌喊来老伴，老两口对
着钱发起了呆，“家里日子不好
过，要是有了这些钱，那可真是发
了。”但他俩寻思了几分钟后，决定
报警，“赶紧把钱还给人家吧。这大
过年的，丢这么多钱，人家咋过年
啊？再说了，这种捡来的钱咱要是
花起来，心里不踏实。”

在15日22时28分的报警录音
里，戚道昌说：“我捡了个包，包
里有一壶钱。”竹岛派出所值班
民警孙建出警时心存疑惑，“一
壶钱是啥意思？还没听说过钱论
壶算的。”

起初，孙建以为是报警人报
谎警，或是报警人精神有问题，
他赶到戚道昌家中发现“还真是
一壶钱”。“10捆现金就装在一个
铝壶里。”孙建说。

据谢卫娟介绍，由于坐老乡
的车回家，不担心钱被盗，所以
她临走前把自家和哥哥的积蓄
全部从银行取了出来。为了更保
险一点，她把现金分成10捆，放
在了烧水的铝壶里，又把铝壶搁
进布包内，铝壶上还特意放了一
袋苹果。

戚道昌说，他已经不是第一
次拾金不昧了，“几年前，在大润
发超市当清洁工时，我捡了个女
包，里面有一大把钱，估计得万
儿八千的，马上就送到保安室
了。”

在与记者交流时，戚道昌称
自己是“捡破烂的”，“家里就指
望我挣点钱，但我2004年就下岗
了。刚干物业工人时，一个月才
500元钱，现在涨了，一个月950

元。伺候老母亲、供儿子上学，都
需要钱。”为了养家，戚道昌兼职
干起了“破烂王”，“见到垃圾箱
就扒拉几下，看看有没有废纸、
易拉罐、饮料瓶。靠捡破烂，一个
月能挣五六百元。”

眼下，戚道昌最兴奋的事情
是儿子就要回来了，他特意把儿
子的卧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孩
子刚工作几个月，马上就要回家
过年了。” 本报记者 陶相银

失主夫妇：

真想磕头谢恩

9 . 5万血汗钱

还是救命钱

对话戚道昌>>

“丢这么多钱，人家咋过年啊”

在派出所里，戚道昌(右一)将拾到的巨款还给失主。 本报记者 王震 摄

仲勋夫妇丢钱的地方。 本报记者 王震 摄

戚道昌的家里并不富裕。 本报记者 王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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